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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焦虑是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影响大学生的生活质量。手机成瘾和孤独感均对大学生焦虑

存在影响，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仍需进一步探讨。目的　分析大学生手机成瘾、孤独感与焦虑之间的

关系，探讨孤独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方法　于 2023年 12月 21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河南

省某高校 1 400 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 UCLA 孤独感量表

（UCLA-LS）进行调查。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SPSS 宏程序 Process 3. 3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1 23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 50%。大学生MPATS评分与SAS和UCLA-LS评分均呈正相关（r=0. 474、
0. 387，P均<0. 01），UCLA-LS评分与 SAS评分均呈正相关（r=0. 541，P<0. 01）。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间接效应值

为 0. 160（95% CI：0. 118~0. 173），占总效应的 33. 97%。结论　手机成瘾可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焦虑，孤独感可能是大学生手机

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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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xiety exists as a prevalent psychological problem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owadays， which 
brings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ir normal lif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loneliness both have an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anxiety.  However， the acting path of loneliness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requires further exploration.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loneliness and anxiety in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explore the 
acting path of loneliness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Methods　On December 21， 2023， 1 400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u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imple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or investigation of this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using several scales includi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Loneliness Scale （UCLA-LS）.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cores of each scale above， and SPSS macro program Process 3. 3 was used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Results　 A total of 1 23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n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88. 50%.  The 
MPATS score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both SAS and UCLA-LS scores （r=0. 474， 0. 387， P<0. 01），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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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LA-L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AS score （r=0. 541， P<0. 01）.  The indirect effect of loneliness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was 0. 160 （95% CI： 0. 118~0. 173）， accounting for 33. 97% of the total effect. Conclusi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loneliness may act as the mediation path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xiety； Loneliness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飞速发展，手机已成为大学

生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手机为大

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便捷，但由于大

学生自由支配手机的时间较多、自我控制力能力较

弱等，易沉迷于手机娱乐，难以控制使用手机的行

为，进而产生手机成瘾［1］。手机成瘾也被称为手机

依赖，是指个体过度依赖手机，对手机产生持久而

强烈的渴望和依赖，进一步导致个体在心理和生理

等多方面的功能明显受损［2］。

孤独感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时，由于理想与实

际之间存在差异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反应［3］。有研究

指出，手机依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更易产生孤独

感和社交问题［4］，心理健康水平更低［5］。常亚文等［6］

研究显示，社交焦虑与大学生的孤独感之间存在紧

密联系，孤独感水平越高，社交焦虑程度也越高。

Yang等［7］认为，焦虑往往源自个体感到的孤独和空

虚，自我感丧失使个体难以与他人进行有效沟通，

孤独感的增加又会加剧其焦虑和不安。

手机成瘾会对大学生的学业成绩［8］、人际交

往［9］、情绪［10］、睡眠质量和行为控制［11］等产生消极影

响。手机成瘾与大学生焦虑严重程度呈正相关［12］。

有研究指出，手机成瘾的青少年孤独感水平更

高［13］。从人格发展阶段来看，大学生处于“亲密感

对孤独感”这一阶段。由于大学生对亲密感有较强

烈的需求，但尚未建立稳固的社会关系，手机成瘾

可能影响大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导致其更易产生

孤独感［14］。如果不对大学生的高孤独感加以干预，

可能导致焦虑、偏执和抑郁等其他心理问题产生。

本研究假设，大学生手机成瘾会直接影响焦

虑，同时，手机成瘾可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焦虑。

故本研究通过探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

关系，并分析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

路径，以期为预防和改善大学生焦虑、提高心理健

康水平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选取河南省某高校的在

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依托问

卷星平台进行调查。共回收问卷 1 400 份，剔除无

效问卷 161 份，有效问卷 1 239 份（88. 50%）。研究

对象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本研究通过

新乡医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审查批件号：

XYLL-2020199）。

1. 2　评定工具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大学生的一般资料，包括年

龄、性别、主要生长地、是否有留守经历、家庭结构、

自感家庭经济状况、生活费是否足够日常开支以及

每日睡眠时长。

采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MPATS）评定大学生手机成瘾情况。

该量表由熊婕等［15］编制，共 16 个条目，分为 4 个维

度：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各

维度均包含 4个条目。采用 1~5分 5级评分，总评分

范围 16~80分，评分越高表明手机成瘾的可能性越

大，≥48分表明可能存在手机成瘾。本研究中，该量

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45，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0. 863、0. 867、0. 828、0. 761。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大学生最近一周的焦虑症状。该量表由

Zung［16］编制，共 20 个条目，采用 1~4 分 4 级评分。

SAS评分≥50分表明存在焦虑症状，50~59分为轻度

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 882。
采用 UCLA 孤独感量表（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Loneliness Scale，UCLA-LS）评定大学

生孤独感水平。该量表由 Russell［17］编制，共 20 个

条目，采用 1~4分 4级评分，其中部分条目为反向计

分条目，各条目评分之和为总评分，总评分越高表

明孤独感水平越高，>44分为高孤独感。本研究中，

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 792。
1. 3　评定方法及质量控制　

以班级为单位，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调查。由

具有心理学背景的硕士研究生担任主试，大学生扫

描问卷二维码、阅读指导语后进行作答。问卷所有

条目均为必答。剔除作答时间过短（<120秒）以及

存在明显规律作答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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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5. 0 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 t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并进行事后检

验。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的相关

性。使用 Hayes［18］开发的 Process 3. 3宏程序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0. 05。
2 结  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19］。采用 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20］进行共同

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

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8 个，其中第一个因子

的方差解释率为25. 17%，低于40%。故本研究不存

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2. 2　基本资料　

在1 239名大学生中，男性723人（58. 35%），女性

516 人（41. 65%）；年龄 16~24 岁［（18. 82±1. 03）岁］。

基本资料见表1。
2. 3　量表评定结果　

大学生 SAS、UCLA-LS、MPATS 总评分分别为

（47. 23±11. 41）分、（45. 76±7. 80）分、（41. 66±12. 62）
分。检出存在手机成瘾者 460人（37. 13%）；高孤独

感 753 人（60. 77%）；存 在 焦 虑 症 状 者 484 人

（39. 06%），其中轻度焦虑 338 人（27. 28%），中度焦

虑104人（8. 39%），重度焦虑42人（3. 39%）。

2. 4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SAS评分比较　

有无留守经历的大学生 SAS评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t=2. 286，P<0. 05）。不同的自感家庭

经济状况、生活费开支状况和每日睡眠时长的大学

生 SAS 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4. 952、
14. 886、5. 670，P均<0. 01）。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的大学生SAS评分比较（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SAS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性别

主要生长地

有无留守经历

家庭结构

自感家庭经济状况

生活费是否足够日常开支

男性（n=723）
女性（n=516）
城市（n=353）
乡镇（n=226）
农村（n=660）
有（n=408）
无（n=831）
核心家庭（n=673）
多代大家庭（n=500）
单亲家庭（n=49）
重组家庭（n=17）
①差（n=292）
②中等（n=910）
③好（n=37）
①完全不够（n=95）
②勉强足够（n=814）
③充裕（n=330）

46. 81±11. 54
47. 60±11. 29
46. 27±12. 32
47. 00±11. 54
47. 65±10. 88
48. 24±12. 02
46. 60±11. 11
47. 40±11. 61
46. 56±10. 84
47. 73±13. 40
51. 91±14. 83
48. 97±11. 30
46. 56±11. 27
46. 28±14. 99
51. 33±13. 20
47. 63±11. 05
44. 71±11. 36

-1. 194

1. 687

2. 286

1. 579

4. 952

14. 886

0. 233

0. 186

0. 023

0. 193

0. 009

<0. 010

-

-

-

-

①>②

①>②>③

项　　目 SAS评分 t/F P LSD

表1　基本资料［n（%）］
Table 1　General data

项　　目

主要生长地

有无留守经历

家庭结构

自感家庭经济状况

生活费是否足够日常开支

每日睡眠时长

城市

乡镇

农村

有

无

核心家庭

多代大家庭

单亲家庭

重组家庭

差

中等

好

完全不够

勉强足够

充裕

<6 h
6~8 h
8~10 h
≥10 h

例　　数

353（28. 49）
226（18. 24）
660（53. 27）
408（32. 93）
831（67. 07）
673（54. 32）
500（40. 36）

49（3. 95）
17（1. 37）

292（23. 57）
910（73. 45）

37（2. 98）
95（7. 67）

814（65. 70）
330（26. 63）
135（10. 90）
869（70. 15）
213（17. 19）

22（1.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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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睡眠时长 ①<6 h（n=135）
②6~8 h（n=869）
③8~10 h（n=213）
④≥10 h（n=22）

51. 22±13. 06
46. 80±11. 11
45. 81±10. 63
48. 47±15. 68

5. 670 <0. 010 ①>②，①>③

续表2：
项　　目 SAS评分 t/F P LSD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

2. 5　相关分析　

大学生 MPATS评分与 SAS和 UCLA-LS 评分均

呈正相关（r=0. 474、0. 387，P 均<0. 01），UCLA-LS
评 分 与 SAS 评 分 呈 正 相 关（r=0. 541，P<0. 01）。

MPATS 的四个维度评分与 SAS 评分均呈正相关

（r=0. 415~0. 469，P 均<0. 01），与 UCLA-LS 评分均

呈正相关（r=0. 336~0. 384，P均<0. 01）。见表3。
2. 6　孤独感在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　

以焦虑为因变量，手机成瘾为自变量，孤独感

为中介变量，年龄、性别、主要生长地为协变量，进

行中介效应检验。

大学生手机成瘾可以正向预测焦虑（β=0. 471，
P<0. 01）和孤独感（β =0. 384，P<0. 01）。当孤独

感进入回归模型后，手机成瘾对焦虑的预测作用

下降（β=0. 312，P<0. 01），孤独感可正向预测焦虑

（β=0. 416，P<0. 01）。孤独感的路径效应 Bootstrap 
95% CI 不包含 0，孤独感的路径效应显著，间接

效应值为 0. 160，占总效应的 33. 97%。见表 4、
表 5、图 1。

3 讨  论  
本研究中，检出存在焦虑症状的大学生 484 人

表3　各量表评分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s among scores of each scale
变　　量

SAS评分

MPATS评分

戒断症状

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

心境改变

UCLA-LS评分

相关系数

SAS评分

1
0. 474a

0. 415a

0. 469a

0. 417a

0. 457a

0. 541a

MPATS评分

-
1

0. 952a

0. 914a

0. 851a

0. 895a

0. 387a

戒断症状

-
-
1

0. 835a

0. 751a

0. 803a

0. 351a

突显行为

-
-
-
1

0. 696a

0. 801a

0. 336a

社交抚慰

-
-
-
-
1

0. 686a

0. 384a

心境改变

-
-
-
-
-
1

0. 349a

UCLA-LS评分

-
-
-
-
-
-
1

注：SAS，焦虑自评量表；MPATS，手机成瘾倾向量表；UCLA-LS，UCLA孤独感量表；aP<0.01
表4　孤独感在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4　Mediating effect of loneliness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anxiety in college students
项　　目

年龄

性别

主要生长地

手机成瘾

孤独感

R

R2

F

焦虑

t

2. 097
0. 641
1. 030

12. 786
17. 027

0. 615
0. 378

149. 703

P

0. 036
0. 522
0. 303

<0. 010
<0. 010

β

0. 047
0. 015
0. 023
0. 312
0. 416

焦虑

t

2. 492
0. 891
1. 587

18. 853

0. 481
0. 231

92. 900

P

0. 013
0. 373
0. 113

<0. 010

β

0. 063
0. 022
0. 040
0. 471

孤独感

t

1. 380
0. 719
1. 508

14. 634

0. 391
0. 153

55. 627

P

0. 168
0. 473
0. 132

<0. 010

β

0. 036
0. 019
0. 040
0. 384

图1　标准化路径模型图

Figure 1　Standardized path model diagram

表5　中介效应分解表

Table 5　Breakdown table of mediation effect
项　　目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效应值

0. 160
0. 312
0. 471

Boot SE

0. 014
0. 028
0. 023

95% CI

0. 118~0. 173
0. 226~0. 338
0. 383~0. 472

效应量

33. 97%
66.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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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06%），有留守经历、自感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生

活费不够日常开支、每日睡眠时间较短的大学生焦

虑症状更明显。张晨阳等［21］研究显示，中国大学生

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21. 51%，低于本研究结果。本

研究中，大学生手机成瘾检出率为 37. 13%，高于曲

杨等［22］调查结果（27. 7%）。研究结果存在差异可能

与调查工具不同以及各地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有关［23］。

本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MPATS评分与 SAS评

分呈正相关，提示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越高，焦虑越

明显，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25］。手机成瘾会导致

个体大脑的血液流动和脑电活动发生变化，使大脑

呈持续的兴奋状态，进而影响个体的日常功能和睡

眠质量［26］。此外，长时间使用手机还可能引起局部

肌肉酸痛、头痛、记忆力受损等，加重疲惫感，进一步

加剧焦虑［27］。大学生对手机使用产生依赖，可能导

致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时间减少、人际交往

质量降低、社会支持程度降低，难以采取较积极的应

对方式面对负性生活事件，从而导致焦虑产生［28］。

本研究结果表明，MPATS评分与UCLA-LS评分呈正

相关，即大学生手机成瘾程度越高，其孤独感水平越

高，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9］。大学生沉迷于手机使

用和网络虚拟世界，多采用线上社交，理想与现实的

人际交往存在差距，可能导致其产生孤独感［30］。此

外，大学生UCLA-LS评分与SAS评分呈正相关，即孤

独感水平越高，焦虑症状可能越严重。既往研究也

表明，高孤独感的大学生面对各种事物的敏感性增

加，自我价值感降低，焦虑的发生风险较高［27］。

本研究结果显示，孤独感是手机成瘾与焦虑之

间的作用路径，间接效应值为 0. 160，占总效应的

33. 97%。手机成瘾不仅直接影响大学生的焦虑水

平，还可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焦虑水平。大学生对

手机的过度依赖使其在手机使用上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可能导致其学业成绩下降，出现人际关系

方面的问题［31］。大学生正处于自我认同的重要时

期，在这一阶段，人际交往尤为关键。大学生对手

机的过度依赖可能削弱了他们与周围人建立紧密

联系的能力，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支持减

少，进而感到孤独和压力、出现焦虑等负性情绪［3］。

手机成瘾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不利影响，采取

积极的应对策略对大学生手机成瘾进行干预，有助

于预防和缓解大学生的焦虑情绪。此外，鼓励大学

生增强与他人的现实交往，也是减轻孤独感、避免

手机成瘾的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孤独感可能是大学生手机成瘾与焦

虑之间的作用路径，手机成瘾可直接影响大学生焦

虑的产生，也可通过孤独感间接影响焦虑。本研究

局限性：①横断面研究无法考查手机成瘾与焦虑的

因果关系；②通过自我报告的方法探索大学生手机

成瘾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报告偏倚；③中介

分析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估计偏误，而目前也

很难找到可靠的工具变量来处理此问题，但此分析

结果或许可以提供一点启示，即孤独感是大学生手

机成瘾与焦虑之间的作用路径，但不足以断定是否

存在其他作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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